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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组稿 陈星光）

纸盘《热带鱼》

大司巷幼儿园 小（1）班集体供稿

初夏的一个中午，这个叫春州的

都市已显得有点暖意，太阳给人们带

来了许些活跃。马路上一对看上去

像初恋的男女，似乎正在为了什么事

争吵着，边上围了一群人。

姑娘一脸的不开心，嘴里嘟嘟囔

囔地说着什么。身边长得还算帅气

的小伙则显得有些委屈，在努力地试

图说服姑娘。

“不就打了几圈牌嘛，有必要发

这么大火吗？”小伙脸涨得通红。

“还犟嘴。你跟我保证过，再也

不玩牌了。算了，以后你天天打牌去

吧！”说完，姑娘一跺脚，转身跑了。

猛地，她一个转身，撸下手上的戒指，

狠狠地向那位小伙扔了过去。

这是一枚看上去做工还算不错

的戒指，承载着姑娘她对幸福生活无

限憧憬。此时以无奈和失望的意义，

离开了已泪痕满面姑娘的手，走了一

个标准的抛物线，“倏”地飞了出去。

戒指在地上飞快地翻滚着，在众目注

视下，“咚”的一声，掉进了路边的一

个窨井里。

张林来到这个城市已经有三个

年头了。从老家到这个城市里来，确

是为生活所迫。膝下两个孩子，大儿

子 6 岁，再过一年将上学，小儿子也

有 4 岁了。夫妻俩每年侍弄着三亩

薄地，日子过得很是紧巴。因为没有

文化，靠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忙，张林

在春州的一个电机厂找到了一份门

卫的工作，每天日夜连轴干，月入

2000 元。累是累点，但张林还是很

满足，毕竟这里是每月发薪呀。他每

次领薪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妻子罗芳

汇去 1500 元，自己只留 500 元，作为

生活费和“打牌基金”。他平时喜欢

和工友打打牌，但总是输多赢少。

这天，也是凑巧，因为要去寻找

三天前刚认识的一位老乡，为孩子明

年来春州读书打听打听。唉——，穷

人也想上个好学校的。于是，他请了

半天假，就朝老乡的单位走去。

依稀记得那位老乡就在他们单

位的西边，过两个红绿灯再左转就到

了。因为时间不宽裕，他走得有点

急。刚过第一个红绿灯，就看见一位

漂亮的女孩边哭边跑过他的身边，后

面还跟着一位小伙。只见那位小伙

边跑边喊：“琳琳，我错了，以后再也

不敢了，原谅我吧⋯⋯”

“准是小两口闹别扭。现在的年

轻人啊！”张林自嘲地笑笑，摇了摇

头，顾自往前走去。

走了大约有三四十步路，看到一

群人围着，大声地说着什么。张林好

奇地走上前去打听，怎么回事？

一位长得很胖的大婶兴奋地告

诉他，刚才有个小姑娘扔了一只金戒

指，掉窨井里去了。“大家都看见的，

还没有捞上来。我看看这戒指灿黄

灿黄的，肯定值不少钱来！”这位大婶

唾沫横飞地说道。

那边窨井周围，已聚了很多人。

井盖被移到了一旁，七八个人撸起了

袖子，弯着腰撅着屁股在一把一把地

掏着。这些平时很是体面的人，这时

都已不顾颜面，做着发财美梦。只见

他们掏上来一把把臭烘烘的淤泥，一

边瞪大眼睛一边翻找着。大家你推

我搡互相挤着，有人因为不小心踩到

了别人的脚，引来一阵叫骂。

看着这争先恐后的场面，忽然有

人提议：排队。一人一次只摸一把，

看谁运气好。

大家听后，觉得这样公平。就

“呼啦”一下，排成了一长溜队伍。几

位原先的看客因为有了机会，也纷纷

挤进了队伍。

一 旁 的 张 林 见 此 也 有 点 冲 动

了。尽管想到自己一辈子从来没有

过这种“中奖”的好运，但思忖着又不

费本钱，只要花点时间就行了，便不

再犹豫，也站到了长队的尾巴上。

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每当有人

捞个空，总会引来一阵哄笑。

张林前面的几位看来运气都不怎

么样，都只掏出了一把臭烘烘的淤泥，

一张张沮丧的脸写满了失望。轮到张

林摸的时候，说真的，他自己也是很紧

张的。他挽起袖子，一只手捏紧鼻子，

最大限度地抽长手臂，胡乱地掏了一

把臭泥水上来，用清水一冲，结果，除

了一些杂乱的脏东西外，找不到他期

望的惊喜。只好悻悻地走到队尾再排

队，希翼下一轮出现惊喜。

张林的惊喜出现在第三轮上。

他想搏最后一把，摸不到就算了。当

他手伸下去时，触到了一个圆圆硬硬

的东西。心中一阵紧张，大叫一声：

“我好像摸到了！”慌忙捞上来，用水

冲冲。果然，一枚亮闪闪的戒指出现

在眼前。

大家一阵惊呼，有羡慕的、有叹

息的，也有恨得咬牙切齿的。

张林也顾不了去老乡那里了，匆

匆洗了洗脏得要命的手，在一片惊羡

和仇恨的目光中，逃一样回到了单位。

捡了个宝贝，着实让张林这位老

实巴交的外乡人美滋滋了好几天。

晚上躺在床上，手里攥着戒指，犹豫

着是马上告诉罗芳呢，还是到年底回

家时给她一个惊喜？最后他扛不住

煎熬，还是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说过

年回家时，要亲自给她戴上，让她也

美一回。听得出，电话那头，妻子罗

芳也很是高兴。

冷静下来后，张林心里就在想，

戒指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他决定去

首饰店问问。

鉴 定 师 是 一 位 经 验 丰 富 的 长

者。他拿起戒指，仔细看了看说，假

的，不值几个钱，放着自己玩玩吧！

“假的？”这个结果一下让张林愣

了，但这位鉴定师又重复了一遍，非

常肯定。

希望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张林仿佛一下子从巅峰掉入了十八

层地狱，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

“怎么可能呢？”张林一边踱回单

位一边反复地自语着。他越想越窝

火，在快到单位的一瞬间，终于愤怒

地吼了一声“骗子”！狠狠地把那枚

戒指甩向了马路。

这仍是一个稍有暖意的初夏中

午。那枚承载着张林希望的戒指在

阳光下，借着力的惯性，欢快地弹跳

着，翻滚着，“咚”的一声，又不偏不倚

地掉入了路边的一个窨井里。

一对路过的恋人看到了这一切，

也见到了那枚戒指掉进了窨井里。

他俩停住了脚步，互相看了看，笑笑

后继续向前。

光阴如梭，这年的年关到了，张

林回到了向往的家里。回家的那晚，

他拉过罗芳的手，把一枚金灿灿的戒

指套在她的手上。

“喜欢吗？”张林明知故问。

“喜欢！”罗芳轻轻回答。“这就是

你电话里跟我说的那枚戒指啊？”

“嗯。”望着抿嘴偷笑的妻子，张

林生生地把原想告诉她的那个秘密

咽了回去。原来，自从他扔了那枚假

戒指后，痛下决心，戒掉了之前“常输

将军”的打牌爱好，每个月攒下打一

二百元，回家前又向老乡借了几百元

给罗芳买了个1000多元钱的戒指。

次日，罗芳高高兴兴地买回了一

个漂亮的书包和一大堆学习用品，张

口就嚷嚷，她把戒指兑了 500 元钱，

给儿子买了要用的东西。她说，自己

已经幸福过了，儿子读书重要，戒指

反正是捡的，兑多少都是合算的。

张林听后，幸福地一阵眩晕。

杜剑的诗
与诗人同行

装满了一车的诗人

装着诗人的思想、酒量

满腹经纶和海阔天空

经过鲁光的老家

诗人的思想碰撞了一下

他们都拿着一把锄头

试图刨出永康的过去

再用绝妙的构思

串联出永康美好的未来

几个方岩挑夫的跳跃

打断了诗人的冥想

他们聊起了一棵古树

聊起了家常

聊起了诗歌的未来

后吴古村

一只喜鹊飞过屏山，飞过锦溪

飞过我的黄粱美梦，登上了梅花的枝头。

一条鱼游过苏铁的年轮，游过兰花的幽香

游过我的铁石心肠，跃上了龙门。

一个阿婆用她的棒槌

在青石板上捶打一首短诗。

方岩

我从一粒尘埃想象你的疼痛

一亿年的疼痛至少由一亿次的阵痛

和一亿年抽丝剥茧的长痛组成

由此我想到了母亲微不足道的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分娩时的阵痛

和一些年轻母亲即将迎来

第二次分娩的阵痛

我还想到了一只蚂蚁失去胳膊的疼痛

人失去自由的疼痛

从你的粉妆玉琢和如花笑靥

我又想像了胡公功成名就归隐于你的冲动

我是一粒真实的尘埃

却丈量不出你真实的疼痛

在五峰书院听商震老师说诗

在五峰书院

听商震老师说诗

陈亮与朱熹也是旁听者

诗与生活一样美好

鸟鸣与流水

杯子里的春天

用各自的母语

翻译成另一种文本

诗歌是钻石

须遇到知音

戒指（小小说）
□辛迪

五金名品馆

在方岩，只能说说胡公

在五峰书院，只能说说陈亮、朱熹

在石鼓寮，只能说说杨过、小龙女、段王爷

在后吴古村，只能说说这一村子的人

在五金名品馆，就得说上一大帮人

得从黄帝铸鼎说起

从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说起

从永康人出国买回自家产品说起

从小五金说到大五金

一直说到永康在全国百强县市排名

众泰汽车卖得很火，加价都买不到

端午粽飘香 就选五芳斋
地址：金胜路6号 五芳斋粽子

电话：87580788

13626791048（744801）


